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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 年至 2019 年，国际流动学生人数

增长了近三倍，从 200 万增至 600 万。2020

年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，国际学生流动戛

然而止，这给跨境流动的未来带来了许多不

确定性。国际学生流动未来发展的最佳指标

可能不在于新冠疫情的干扰，而在于大流行

病之前的 20年发生的长期变化。这些长期趋

势表明，随着新的教育中心开始发挥更大的

影响力，国际学生流动将出现新的多极化结

构。 

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的来自 210 个

国家、近 20年来的学生流动数据的基础上，

我们进行了网络分析。分析表明，国际学生

流动的结构（不仅仅只是规模）呈现了一个

根本性的转变。虽然国际学生流动的“核心

—边缘”动态仍然存在，但随着教育中心的

影响力不断增强，20多个国家加入了核心国

家组，现在由规模更大、地理上更多样化的

目的地子集组成。新的多极结构标志着几十

年来存在的传统东西方格局的根本转变。新

的“核心—边缘”结构对国际学生流动的未

来具有重大影响。 

更密集的网络 

我们的网络分析表明，国际学生的数量

不仅增加了两倍，其密度更增加了三倍。尽

管在 1999-2000 年期间，所有可能的国与国

之间的联系仅占 14％，但到 2018-2019年，

实际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几乎达到了全部可

能联系的一半，为 48％。更密集的网络意味

着不仅有更多的国际学生，还意味着更多的

国家以更平衡的速度与更多的目的地交换学

生。国际学生流动的分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

都更加均匀，因为相对于传统目的地的增长，

新目的地的入境流动增长更快。例如，虽然

中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

等输出国在 1999 年很少或根本没有接收入

境学生，而在 2019年，这些国家接收的入境

学生人数都超过了 15万。 

一个更大、更多极的核心 

网络内更多的核心国家拥有更广泛且均

匀的影响力。“核心—边缘”动态依然存在，

但核心国家的组成已经扩大且多样化。1999

年，网络中的核心国家有五个（北美的美国，

欧洲的法国、德国和英国，以及澳大利亚），

占流动学生总数的 50%以上。我们的分析表

明，在过去的 20年中，出现了一个更加多极

化的网络结构，新的教育中心在网络中的影

响力越来越大，包括非洲（如南非）、亚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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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中国、日本和韩国）、欧亚大陆（如俄

罗斯和乌克兰）、拉丁美洲（如阿根廷和巴

西）、中东（如沙特阿拉伯、土耳其和阿拉

伯联合酋长国）和北美洲（如加拿大）。尽

管顶级目的地仍占主导地位，但它们在核心

地区的相对影响力已经减弱，因为影响力在

更多国家之间更加均匀地分布。其中有 20个

国家是流动学生总数四分之三的主要入境目

的地。 

对未来 10年的影响 

按照目前的速度，到 2030年，国际流动

学生的数量预计将达到 1200万。我们认为，

塑造国际学生流动未来的最重要转变不是其

规模，而是其结构。一个更加多极的网络结

构对未来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是什么? 

• 选择范围广。由于容量增加、国家基

础设施以及与国际学生的区域和文化接近，

更多的国家将成为目的地。国际学生将继续

有更多的选择，所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利用这

些选择。经济实惠和研究生工作机会促使新

一代中产阶级国际学生更愿意考虑其他目的

地。没有明确劳工移民政策的传统目的地将

受到最大的影响，特别是当学生有更多相似

地理与文化特点的可选目的地时。核心国家

数量的扩大和网络的密集表明，各国将在未

来几年以更均匀的速度交换更多的学生。 

• 教育能力建设已经成熟。许多国家，

如韩国、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都投

入了大量资金来建设教育能力，并使自己成

为对国际学生有吸引力的目的地。我们的分

析表明，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，

政府投资建设教育中心（如：卡塔尔的教育

城、韩国的仁川全球校区、马来西亚的

EduCity）已经推动了传统学生流动模式的重

组。这些目的地的吸引力只会因为它们的文

化、语言和地理邻近性，以及越来越多的国

际高排名大学而增强。该网络中核心国家的

增长和多样化将与计划中的教育中心扩张相

一致，而每十年全球学生流动的数量翻倍将

促进更广泛的区域内和跨区域交流。 

• 展望未来，学习方式可能与目的地同

样重要。随着远程和在线学习的发展，有必

要对“国际学生”的定义进行更广泛的界定。

这也需要更好的定义和数据收集实践，以便

对数据进行分类和比较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

将国际学生定义为“为接受教育而跨越国家

或领土边界，目前在原籍国以外就读的学

生”。然而，这一定义未能反映疫情期间和

之后线上学生流动性的增加。它低估了一些

国家的影响力，这些国家很少有寻求学位的

国际学生，但却有大量国际学生参加基于学

分的在线课程或短期交流项目。 

即使在疫情期间国际学生流动戛然而

止，但没有理由相信传统目的地的国际学生

入学人数会停止增长。然而，我们的分析表

明，一个重大的转变正在发生，计划中的和

新兴的枢纽将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网络结构

中发挥更大的影响。 


